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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

谢 灼 华

一
、

胡应麟与二酉山房

胡应麟
,

字元瑞
,

浙江兰溪人
。

生卒年不详
。

明万历丙子 ( 15了6 ) 中举
,

他的著作 《 少

室山房笔丛 》 的 《 三坟补逸 》 序作于万历甲申 ( 15 8 4 )
, 《 经籍会通 》 序作于万 历 己 丑 秋

( 15 8 9 )
, 《 玉壶遐览 》 序作于万历壬辰仲冬 ( 1 5 9 2 )

,

可知是活 动于万历年间的作家
。

他

与焦斌
、

杨慎
、

陈耀文齐名
,

是万历四大博学家之一
。

诗文得王世贞赏识
,

并得到王的提携

成名
。

与李维祯
、

屠隆
、

魏允中
、

赵用贤等称
“
末五子

” 。
.

著作集有 《 少室山房类稿 》 一百二

十卷
,

又 《 续稿 》 十五卷
。

另有笔记杂著 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四十八卷流传于世
。

传记附 《 明

史 》 王世贞传后
。

胡应麟中举后
,

屡试不第
,

固而遍游南北
,

交结书友
,

回到老家
,

筑室山中
,

藏书四万

多卷
,

号日二酉山房
。

二酉山房藏书是胡应麟 自己
一

民期积累的
。

王世贞谓
: “
余友人胡元瑞

,

性嗜古书籍
。

少

从其父宪使君京师
,

君故宦薄
。

而元瑞以嗜书故
,

有所购访
,

时时乞月傣
,

不给则脱妇替洱

而酬之
,

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
。

… … 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
。

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
。 ”

这当然是作为友人的赞关之词
。

但胡应麟确是从长期购访中历尽千辛万苦
,

才积累了达四万

卷的藏书
。

“
余自省岁

,

夙婴书癖
,

稍长
,

从家大人宦游诸 省
。

遍 历 燕
、

吴
、

齐
、

赵
、

鲁
、

卫 之

墟
。

补缀拮据
,

垂三十载
。

近辑山房书目
,

前诸书外
,

自余所获
,

才二 万 余
。

大 率 穷重委

巷
,

广乞名流
,

录之故家
,

求诸绝域
。

中间解衣缩食
,

衡虑困心
,

体肤筋骨
,

靡所不 惫
。

收

集仅兹
。

至释
、

道二藏
,

竟以非力所及
,

未能致也
。 ”

( 引自 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,

以下未注

明者均引自该书— 笔者 )

“
张文潜 <柯山集 》一百卷

,

余所得仅十三
,

盖钞合类书以刻
,

非其旧 也
。

余尝于临安

僻巷中
,

见钞本书一十六性
。

阅之
,

乃文潜集
,

卷数正同
。

书纸半已穗灭
,

而印记奇古
,

装

饰都雅
,

盖必名流所藏
,

子孙以常市人
。 ” 胡应麟正欲购买

,

以补全性
,

但当时身
_

!二 “
不持

一钱
” ,

他算计囊中有绿罗二匹
,

不一定能买下
,

又立即
“
解所衣乌丝直掇青蜀锦半臂罄之

, ”

正在成交时
,

被官长勾唤
,

故约定于次 日买进
。

当夜
,

胡 “
通夕不寐

,

黎明不中栉访之
,

则

夜来邻火延烧
,

此书倏偎烬尖
。 ”

他
“
大怅惋弥月

” 。

胡应麟也曾记载与同时代藏书家交往之情 况
。

“ 王长公 ( 王世贞 ) 小酉馆
,

在拿州园淳风堂后
,

藏书凡三万卷
,

二典不与
。

构藏经阁

贮焉
,

尔雅楼皮末刻书皆绝精
。

余每读九友歌
,

辄拎然作天际真人想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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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次公 ( 王世愁 ) 亦多宋梓
。

一日
,

燕汪司马
,

尽出堂中
,

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
,

坐客

应接不暇
。 ”

“
邺下宗正灌父

,
·

最蓄书
,

饶著述
,

宾客倾四方
,

尝晌余秘籍数种
。 ”

“
黎谁敬博雅好古

,

尝罄秘书傣入
。

… …余有元人陈君采
、

柳文肃二集
。

黎过谷水并携
去

,

约刻成寄余
·

全以二粱刻本地炭萄翻举禅挥未解
。

州
. _ ·

” 渝犷 *
, -

童子鸣
, “

藏书二万五千卷
。

余尝得其 目
,

颇多秘秩
,

而狠杂亦十三四
。

至诸大类书
,

则尽缺焉
。 ”

祝鸣皋
, “

里中友人祝鸣皋
,

束发与余同志
,

书无弗窥
。

每燕中朔望 日
,

拉余往书市
,

竞录所无
,

卖文钱悉输贾人
,

诸子啼号冻馁阁顾
。 ”

胡应麟谈到与王世贞兄弟的交往
,

谈到黎淮敬
、

童子鸣
、

祝鸣皋等时
,

曾称四人
“
俱余

生平同志
,

余筐笑所载
,

往往与互易者
。 ”

谢在杭亦说到胡应麟藏书之收集情况
。 “

胡元瑞
,

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
。

虞藏书数万

卷
,

贮之一楼
。

在池中央
,

以小木为构
,

夜则去之
。

标其名臼
`

楼不延客
,

书不借人
。 ’ 其

后子孙不能守
,

元瑞嗽以重价
,

给金尽室载去
,

凡数巨舰
。

及至
,

则日吾贫不能偿也
,

复令

嗽归
。

虞氏子既失所望
,

又急于得金
,

反托亲识居间
,

减价售之
,

计所得不什之一也
。

元瑞

遂以书雄海内
。 ” ( 谢在杭 《五杂姐 》 卷十三 ) 按谢肇喇之记载

,

可知胡应麟在积书过程中

是耍尽手腕
,

巧取虞氏藏书
,

其手段是卑劣的
。

胡应麟回到家乡
,

刻意于自己藏书楼的建设
。

王世贞说他建房而藏书
, “

屋分三楹
,

上

固而下隆其趾
,

使避湿
,

而四敞之
,

可就 日
。

为皮二十又四
,

高皆丽 栋
,

尺 度 若 一
。 ”

可
’

见
,

当时的二酉山房之建筑是充分考虑了采光
、

避潮
,

而楼内设备亦极讲究的
。

明代后期
,

藏书家总结历代楼多厄龄水火之灾
,

故讲求书楼建筑之避火防灾以及防虫防潮等问题
。

宁波

天一阁之建设可以看出其技术方法之讲究
,

胡应麟广交书友
,

遍览南北书家
,

故其书楼建筑

颇有特色
。

胡应麟把明代藏书家略分数等
,

一好事家 邓列架连窗
,

牙标锦轴
、

务为 观 芙
、

触 手 如

新
。 ”

二赏鉴家
“
枕席经史

、

沈酒青细
,

郁扫闭关
、

蠢鱼岁月
。 ” 那么 胡应 麟 属于那一类

呢 ? 据王世贞对胡之记载
,

他是具有赏鉴家之风的
,

但胡应麟 藏 书 为了实 用
,

即为自己编

井
、

考证
、

写作而收集藏书
,

应用藏书
,

这是值得称道的
。

胡应麟自称平生无癖好
,

唯独嗜书
。

他对书到了迷
、

痴的地步
,

他信奉末代藏书家尤裹

的信条 , 饥饿时把书当作食粮
,
口喝时把书当作饮料

,

诵读时可以当音乐歌曲来欣赏
,

阅览

时可以当作奇花异草来观览
。

甚至把书当作陶冶性情培养心性的东西
,

忧愁时借书以解忧
,

悲愤时借书以解优愤
,

甚至患病时亦借书籍得 以康复
。

所以王世贞称他的书裔里
“
书之外

,

一榻
、

一几
、

一博山
、

一蒲团
、

一笔
、

一砚
、

一丹铅之击而已
。

性既畏客
,

客亦见畏
。

门屏

之间
,

剥琢都尽
。

亭午深夜
,

坐榻隐几
,

焚香展卷
,

就笔放研
,

取丹铅而仇之
,

倦则鼓琴以

抒其志
。 ”

这段描写大致可看出胡应麟之读书生活
。

所以王世贞称胡应麟
“
负高世之才

,

竭三

余之睿
,

穷四部之籍
,

以勒成乎一家之言
。 _

七而皇帝王霸之献
、

贤哲圣神之蕴
,

下 及乎九流

百氏
,
亡所不讨系

,

以藏之乎名山大川
。

间以余力游刃
,

发之乎诗若文
,

又以纸贵乎通邑大

都
,

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
,

其为力之难
,

殆不窗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
。 ”

所以
,

他称赞说
:

截书到胡应麟时才能说是真正的藏书
,

读书到胡应麟时才能说是真正的读书
,

即 读 尽 了 藏

书
,

利用了截书
。

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藏书数达四万多卷
,

经部书有 370 种
, 3 6 6 。卷

,

史部书有 8 20 种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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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卷
,

子部书有1 4 50种
,

22 4 0 0卷
,

集部书有 1 3 4 6种
,

1 5 0 50卷
,

合计 4之3 54卷
。

二
、

胡应麟与 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

明统一中国后
,

使元代衰微的文史之学复振
。

历史琐闻类的笔记
,

成为明代笔记中最茂

盛的一枝
。

自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大约三百年的朝政兴废
、

典制变迁
、

文坛面貌
、

士人言行

以及里巷传说
、

民情风习等等
,

都有具体的记载
。

明中叶后
,

不如以前的崇尚实学 , 故发空

论
、

志杂感的随笔增多
。

考据辨证类的笔记
,

以丛谈杂著之类为成就较高
。

明代笔记中有一

种兼载丛考杂辨与琐闻故事的综合性著作
,

篇幅较大
。

因为是考据辨证类著作
,

号称博学
,

也就是贪多
,

记载失实
,

考辨错误
,

张冠李戴
,

繁琐哲学的情况时有发生
,

但这类著作通过

材料综合
、

分析
、

考辨
,

还能为我们积累材料
,

发现线索
,

解决疑难
,

特 别 记 载的轶事 琐

闻
,

现在仍富有参考价值
。

明代考据辨证类笔记较多
,

其中综合性的笔记比较著名的有
:
何良俊的 《 四友斋丛说 》

三十八卷
,

谢单翎的 《 五杂姐 》 十六卷
,

其中胡应麟的 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四
一

于八卷
,

在学术

上影响较大
。

, · ’
`

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全书共分十二部分
, 《 经籍会通 》 四卷

,

考论图精的撰著流传收藏情

况 , 《 丹铅新录 》
、

《 艺林学山 》 各八卷
,
为驳斥杨慎考据的误谬 , 《 史书占毕 》 六卷

,

论

史书
、

评史事 , 《 九流绪论 》考论诸子百家的源流
、

得失 , 《 四部正伪 》 四卷
,

辨订古代伪

书 , 《 三坟补逸 》 论述汲家遗书
,

即专论及 《 竹书记年 》 , 《 逸周书 》
、

《 穆天子传 》 等书

的情况 , 《 二酉级遗 》 是采掇古书中的奇闻怪事 , 《 华阳博议 》 杂记古人博闻强记的故事 ,

《 庄岳委读 》 议论杂事
,

以纠正俗说之附会 , 《 玉壶遐览 》 和 《 双树幻钞 》 分别谈论道教
、

`

佛教
。

由以上
.

各类可知其内容之广博
。

不仅如此
,

书中有些记载也是参考价值较大的
,

内容

的综合性
、

资料的可参考性
,

往往为后人重视
。

鲁迅在开给许世瑛书单中列出中国古典文学

十二种参考书中
,

就开列了胡应麟 《少室山房笔丛 》 一种
。

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共分十二类
,

每类有一小序
,

概述本题的内容和主 旨
。

有 些 类 下 分

卷
,

又说明主题于卷首
,

体例较严
,

且引书往明出处
,

比之同类著作又稍胜一筹
。

陈文烛作

序称此书
“
索诸九丘之远

,

论于六合之外
。

称文小而旨极大
,

举类迩而见义远
,

辨 往 哲 之 屈

笔
,

闻者解颐
。

反先代之成案
,

令人心服
。 ” 当然是夸张之辞

,

但此书比之同类著作
,

从内

容到编辑体例较好是公认的
。 《 四库全书总目 》 称此书

“
微引典籍

,

极为宏富
” 。

但也指出

其中引书错误不少
。

胡应麟写作 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
。

他谈到写作的经过时
,

曾说
“
余少

而好史
,

占毕之暇
,

有概于心
,

辄书片褚设筐中
,

旷 日弥月
,

骚垠数十百条
。 ”

正因为长期

积累材料
,

所以一旦集中分析运用材料
,

就能写成包罗面广
,

涉及各方面的著述
。

如 《史书

占毕 》 部分共六卷
, 一

共分四个专题
,

.

内篇
,

外篇
,

冗篇和杂篇
, “

内以辨体
,

外以辨时
,

冗

以辨诬
,

杂以辨惑
,

于前人弗求异也
,

亦弗能同也
。 ”
为什么书中能做到于前人弗求异也

,

亦弗能同也
,

正是由于胡应麟长期积累材料
,

充分占有材料
,

不盲从古人的说法
,

所以能够

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
。

.

此外
,

胡应麟还广泛地利用书证
。

这种方法是可取的
。

如写作 《 九流绪论 》 时
, “ 于诵

…读之暇
,

追取前人锉择辨难之旧
,

以及洪氏 <随笔 》
、

晃氏 ( 书志 )
、

黄氏 < 日钞 )
、

陈氏
哟 <娜通 )

、

马氏 ( 通考 》
、

王氏 ( 玉海 ) 之评诸子者
,

及近粤黎氏
、

越沈氏题词
,

复稍传诸

夕
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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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履历之概
,

会为一编
,

时自省阅
。 ” 至于写作 《 丹铅新录 》 、 《 艺林学山

一

》 时
,

正因为

广泛阅读典籍
,

且态度认真
,

不强解辞语
,

不妄下判断
.

虽然是辩驳性著作
,

故也能做到指

出杨懊的错误
,

又能有所阐发
,

学术价值提高了
。

二
、

胡应麟文献史研究之成绩

《 少室山房笔丛 》 中 《 经籍会通 》 四卷
,

作序引放万历己丑 ( 十七 年 ) 孟 秋
,

即 公 元

1 5 8 9年秋
。

他作此篇的 目的是考史实
、

记见闻
,

借史实以发感慨
,

存文献提倡重视图籍
。

他

说
: “

前代校综坟典之书
、

汉有晓
、

晋有部
、

唐有录
、

宋有目
、

元有考
。

志则诸史共之
。

雄

自西京
,

迄于胜国
。

记列纂修
,

彬彬备矣 ! ”
肯定了历代书目

“
渊源六籍

,

蔽泽九流
,

袖绎

百家
,

溯徊千古
。 ”

是
“
文明之盛集

,

鸿硕之大观
。 ”

但他看到明代一些士大夫往往以为经

籍艺文志
“
义非要切

、

体实迁繁
、

笔研靡资
、

岁月徒旷
。 ” 也就是说怕编制书目费时费力

,

又不为人们所重视
,

因此
,

他
“
掇拾补葺

,

间以管窥
,

加之悦藻
,

稍栓梗概
。 ” 总之

,

以为

博雅之前驱
。

正因为如此
, 《 经籍会通 》 这一部分是胡应麟对历代书籍编纂源流

,

图籍散失

遗亡
,

典籍散乱
、

混杂
,

各代图籍刻印
、

收藏等情况作综合性
、

比较性的研究成果
。

是一种

议论与记载合编
、

考辨与传闻相互为伍的古代文献史笔记
,

可供图书史
、

图书馆史
、

目录学

史等研究者参考
。

胡应麟在 《经籍会通 》 中关于古代文献史研究的成绩
,

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
。

( 一 ) 记文献
。 《 经籍会通 》 之编制

,

观其主 旨在于考名献源流
,

记当代史实
,

故胡在

各卷中抱着存文存事的目的
,

保留了有关书籍流传的重要文献记载
。

综而论之
,

胡记文献的

方法主要有三种
:
一

、

全录
。

保留有关记载典籍的重要文献的全文
,

这方面有 《 旧唐书经籍

志序 》
、

《 旧唐书后序 》 ,

这是反映唐代典籍聚散情况的文字
。

又有陆子 渊 的 《 统 论 》 一

则
,

记古今书籍梗概
。

王世贞的 《 二酉山房记 》
、

欧阳修的 《 集古录序 》
、

苏东坡的 《 李氏

山房记略 》 、

李清照的 《 金石录后序 》 ,

这些是反映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献
,

胡 应 麟 也 照录

了
。

它们分别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籍流传全貌
,

或反映了某个私人藏书家的典籍聚散
,

故全

文照录
,

以资考证
。

二
、

摘录
。

有关典籍流传
、

图书分类
、

私藏聚散等资料
,

如叶少蕴
、

王

明清
、

魏了翁
、

周密等之言论
,

荀最
、

阮孝绪
、

郑樵
、

马端临等的图书分类类目
,

胡应麟都

采取摘录的形式
,

并运用这些材料
,

作典籍聚散源流的研究
,

作图书类 例 的 研 究
。

三
、

记

闻
。

记救所见所闻之当代材料
。

胡应麟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明代中叶后书籍刻印流传情况
,

如书市的记栽
: “

今海内书
,

凡聚之地有四
:

燕市也
,

金陵也
,

间阖也
,

临安也
。 ” “

凡刻

之地有三
,

吴也
、

越也
、

闽也
。 “

一其精
,

吴为最
,

其多
,

闽为最
,

越皆次之
。

其直重
,

吴

为最
,
其直轻

,

闽为最
,

越皆次之
。 ”

这些记载和分析是中肯的
,

也是他长期收集资料
、

比

较异同的结果
。

这些说法
,

都为后人所重视
。

( 二 ) 考源流
。 《 经籍会通 》 中之材料

,

胡应麟是作为融合古今
、

考证典籍源流而积累

的
,

故考证源流
,

说明典籍起源
,

书目编制沿革
,

公私藏书聚散
,

才是真正的目的
。

胡应麟由博返约
,

在收集大员资料的基础上
,

运用发展的观点
,

集中地对典籍历史作了

比较性的研究
,

所以
,

书中有些看法是参考价值较大的
。

( 1 )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典籍的流传与演变
。

在谈论到典籍起源时
,

胡应麟说
: “

六经删修尼父
,

授受孔 门
,

卷轴篇章
,

类崇简要
口

三坟丘索
,

湮没不传
,

以大易尚书较之
,

其休制居可识也
。

盖古文峻法
,

迥异浮靡
,

圣笔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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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
,

亡资藻饰
,

故卷之不盈筐苟
,

而扩之函冒乾坤
。

春秋而降
,

诸子百家兴而道术离
。

楚汉

以还
,

骚人才士作而文学盛
,

此其盈缩之大都也
。 ”

他说明的观点是
“
则古人文籍

、

不必尽

减今时
。

顾世类弗传者
,

良由洪荒始判
,

褚墨未迫
,

竹简韦编
,

既非易致
,

灵文秘检
,

又率

难窥
。

,,’ 以上一段话
,

集中地说明了先秦至两汉时典籍的发展情况
。

按胡应麟的看法是典籍

起源甚早
,

早期典籍流传由于受到制作方式的限制
,

所以留传下来的往往言简事该
,

也就是

篇幅不大
,

或遭受其它原因
,

未得流传
,

故不能认为古代没有什么典籍流传
。

与此同时
,

他

对印刷术发时和应用
,

是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看待的
。

他说
: “

三代漆文竹简
、

冗重艰难
,

不可名状
。

秦汉以还
,

浸知钞录
,

褚墨之功
,

简约轻省
,

数倍前矣
。

然自汉至唐
,

犹 用 卷

轴
,

卷必重装
,

一纸表里
,

常兼数番
,

且每读一卷
,

或每检一事
,

细阅展舒
,

甚为烦数
,

收

集整比
,

弥费辛勤
。

至唐末宋初
,

钞录一变而为印摹
,

卷轴一变而为书册
,

易成难毁
,

节费

便藏
,

四善具焉
。

逝而上之
,

至放漆书竹简
,

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
。 ”

他不仅肯定了典籍流

传新的必然要胜过旧的
,

而且认为印刷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
。

( 2 )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典籍聚散情况
。

胡应麟在评论典籍聚散时
,

运用比较的方法说明

历代典籍之流传
。

他说
: “

大抵历朝坟籍
,

自唐以前
,

概见隋志
,

宋兴而后
,

通考为详
。

第

其卷秩之数
,

往往异同
。

缘诸家辑录
,

或但记当时
,

或通志一代
,

或因仍重复
,

或 节略 偎

凡
。

故刘班接迹
,

繁简顿殊
,

三谢并兴
,

多寡悬绝
。

即博洽之流
,

勤于论孩
,

而疑似之迹
,

未易精详
,

今袖绎群言
,

旁参各代
,

推寻事势
,

考定异同
。 ”

他举出了汉以来各代典籍之记

载不同
,

及 自己的考证评定的数目
。

如
:

“ 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
。

刘欲 《 七略 》 总 目
, 《 旧唐书 》 九十作九百非是

,

据班志所省

十家三百余篇
,

而所增又数十篇
,

仅得后数
,

与此不合
,

然他无可考
。 ”

— 这是对西汉时

典籍的数目考定之意见
。

“
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

。

谢灵运所校
。 《 隋志 》 以为六万

。

案六代间书尚难得
,

晋渡

江才得兰千
。

孝武时三万
,

恐亦重复
,

宋初何逮能尔
,

当以 《 旧唐书 》 为正
。

阮氏 《 七录 》

数同
。 ”

— 这是通过各种材料分析而判断宋的藏书数目
。

( 3 )用材料补充前人记述之疏略
。

这是胡应麟考源流的主要方法
。

胡应麟在摘引前代史

志和学人记述历代典籍散亡之材料后
,

总评曰
“
牛弘所论五厄

,

皆六代前事
。

隋开皇之盛极

矣
,

未几皆烬于广陵
。

唐开元之盛极矣
,

俄顷悉灰于安
、

史
。

肃
、

代二宗
,

游加鸿集
,

黄巢

之乱
,

后致荡然
。

宋世图史
,

一盛于庆历
,

再盛于宣和
,

而女真之祸成矣
。

三盛于淳熙
,

四

盛于嘉定
,

而蒙古之师至矣
。

然则书自六朝之后
,

复有五厄
,

大业一也
、

夭宝二也
、

广明三

也
、

靖康四也
、

绍定五也
。

通前为十厄矣
。 ”

这里大略的把明代以前典箱聚散之发展史勾画

了一个轮廓
。

在补充说明问题时
,

胡应麟很注意运用书面材料
,

以明言之有据
,

如评论历代书籍之厄

时
,

他认为除了火之灾外
,

还有水之灾一项
,

他引用 《 旧唐书
·

经籍志 》 后序之记载唐初书

箱西运时漂没之事
,

又补充说董卓迁都亦是载舟西上
,

书籍因遇寇盗
,

亦沈溺河中
,

仅数船

存
。

又隋代书籍焚之广陵
,

亦引杜宝 《 大业江都记 》 之说
。

总之
,

以博学家的旁征博引风格
,

多方引证材料以明事实
。

(三 )评得失
。

胡应麟在检阅历代史志 目录
、

公私目录的基础上
,

综合评论各家 书 目 优

劣
,

分析类例得失
,

对中国 目录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总结
。

长期以来
,

人们对宋的

郑樵
、

清的章学诚在 目录学研究上的贡献
,

多所论及
,

而对胡应麟在明代承先启后的作用无

所论及
,

这是不公平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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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应麟在目录学研究上注意分析历代书目编制的客观因素
,

从而评论各种书目的成败得

失
。

他说
: “

历 朝 诸 史
,

志 艺文者五家
。

<前汉 》也
,

<旧唐 ) 也
,

( 新唐 》 也
,

<隋 )

也
、

( 宋 ) 也
。

班 氏 规 模 <七略 >
、

刘峋沿 袭 <隋书 >
、

( 新唐 》校益 ( 旧唐 》
、

而 <宋

史 ) 所因
,

则 ( 崇文 ) ( 四库 》 等目也
。 ”

他指出历朝史志目录之因革后
,

接着认为
“
中垒

父子
,

奕叶青细
,

纪例编摩
,

故应邃密
,

第遗书绝寡
,

考订靡从
。 ’

这就肯定了刘氏父子的 《 七

略 》 《 别录 》 体例上的完善
,

但因为当时遗书不多
,

无从参互校订
。

接着他肯定隋志
“
类次

可观
” ,

而 《 旧唐书
·

经籍志 》 著录本朝著作
“
大为疏略

” ,

参考价值受到限制
,

但对新书

间增补新
,

可称
“
精详

” 。 “
欧阳 <宋志 )

,

紊乱错杂
,

元人制作
,

亡足深讥
。 ”

他认为造

成史志 目录的疏略
,

主要是 因为历代编写史书的人
,

主要情力都集中在纪传里
,

又论序也花

气力不小
,

志
、

表都是放在第二位的
,

当然经籍一类就不会费很大力气
。

而且一个人也不能

通晓各种学科门类的知识
,

所以
,

史志目录中的分类
,

著录必然会出现一些缺点
。

史志 目录之作用是很明显的
,

胡应麟说
“
原夫艺文之为志也

,

虽义例仍乎前史
,

实记述

咸本当时
。

往代之书
,

存没非无以考
,

今代之蓄
,

多寡非此无以征
。 ”

肯定了史志目录在考

察文化学术发展 上之功绩
。

他认为刘知几批评 《 隋书 》 的经籍志
,

不是正确的看法
。

胡应麟注意比较不同书目编制的特点
,

从而评价书目的优劣
。

如他认为
“
郑 氏 艺 文 一

略
,
该括甚矩

,

剖核弥精
,

良堪省阅
。

第通志前朝
,

失标本代
,

有无多寡
,

混为一谈
。 ”

同

时
,

因只记载以前著作
,

没有提要
,

所以
,

前人著作的宗旨
,

则无从讨论
。

指出了 《 通志艺

文略 》 体例上是严密的
,

但著录较简
,

则是一缺点
。

而对于马端临的 《 文献通考 》 一书
,

他

说
“
番阳 <通考 》

,

以四部分门
,

实因旧史
,

而支流派别
,

条理井然
,

且究极 旨归
,

推明得

失
,

百代坟籍
,
烨如指掌

。

倘更因当 时 所 有
,

例及亡篇
,

咸著品题
,

稍存故实
,

则庶几尽

替矣 I ”
肯定了马端临 《 文献通考 》 的编例完善

,

但因对过去亡佚图书没有考证
,

也有所不

足
。

胡应麟综合比较公私书目和各家艺文志
,

以及郑 ( 志 》 马 ( 考 >等
,

他设想中的 目录要

能起到
“
庶千载简轶之废兴

,

万氏编摩之得失
,

一目可 以尽其大都
。 ”

技照他的设想
,

编制书

目应该广泛收集遗书
,

参考各家书目记载
,

记述各家的评述意见
,

对当朝文献全部收录
,

然

后以己愈列其指归
,

析类分门
,

总为一集
,

也就是综合郑
、

马之优点
,
通记古今之有无

,

分

析门类
,
评述主 旨

。

应该说
,

这种工作作为一人之力是较难完成的
。

但是
,

他的看法已具有
“
辨章学术

,

考镜源流
” 之认识

,

而他设想的 目录
,

到了清乾隆年间
,

经过众人之手
,

才得

以编成评论古今著作之 目录学巨著 《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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